
（一） 東河部落賽夏族裡的泰雅織女－徐年枝 
【訪談者基本資料】 
姓名：潘秋榮 
職稱：縣議員 
訪談者簡介：苗栗縣議會第十七屆縣議員  
            前苗栗賽夏文物館館長 
            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博士 
 
【受訪者基本資料】 
訪問類別：□文學家□藝術家傳藝師□耆老□歲時祭儀 
姓名：徐年枝 
族名：（中文譯名）朵細．古故 
族別：賽夏族 
性別：女 
年齡：68 
居住部落：苗栗縣東河部落 
受訪者簡介： 

徐年枝原非賽夏族人，她是嫁入賽夏族部落的泰雅媳婦。民國 83 年，屏東

工作坊開設原住民編織技藝課程，徐年枝前往參與該項課程研習，在學成之後返

鄉成立工作室。徐年枝原本學的是泰雅族編織，後來在鄉公所鼓勵下，轉而鑽研

賽夏族編織，經過長時間努力與辛勤，最後在賽夏族編織裡闖出一片天。 
作品列表： 
 
【訪談基本資料】 
訪談日期：2011 年 6 月 1 日 
訪談地點：苗栗縣東河部落 
訪談者：潘秋榮 
受訪者：徐年枝 
紀錄者：潘秋榮 
 
【訪談說明】 
訪談價值： 

從事賽夏族織布服飾工藝之研發與製作，作品經多所博物館典藏。 
 
訪談過程描述： 

首先請徐年枝女士介紹其與風德輝先生相遇的過程，透過這樣的過程，了解

不同族群通婚及結婚習俗，以及兩方族群的生活差異。然後即提到關於學習編織

的過程，因為興趣的使然讓徐年枝女士得以持續鑽研編織。不過成立工作坊之



後，朝向學習賽夏織紋卻是痛苦的開始，但也因為徐年枝的不屈不撓，不僅教受

賽夏族的編織，亦逐漸建立自我的知名度，而今才佔有一席之地。 
 
【訪談內容】 

訪談者：徐女士您好；是這樣子的，我們的訪問其實知道徐女士在賽夏族的織布

以及跟織布方面的工藝品相當有成就；那我們從頭來談，我們知道徐女

士是泰雅族人，我們也訪問過妳先生風德輝老師，他那時談到這婚姻有

點害羞說的不清楚；希望妳說說你們認識的經過？ 
受訪者：很小時幾歲就認識了。 
訪談者：妳那時候家是在哪裡？ 
受訪者：復興鄉三光裡面；走路到學校要一小時。 
訪談者：所以從小妳就住在那邊？ 
受訪者：對。 
訪談者：有沒有到過都市？ 
受訪者：沒有；我很怕平地人。 
訪談者：妳結婚前有看過風老師嗎？ 
受訪者：沒有。 
訪談者：沒有？ 
受訪者：他畢業的時候到那邊教書；我們家爸爸媽媽都是做農的，以前的人不喜

歡讀書都會躲老師；老師來的時候我們都躲起來，所以他們來家庭訪問

都看不到我們，每一家她們都走路去，走到我們這邊時就吃午飯啦；他

們最怕沒有菜，我姊夫又是鄉民代表，不管警察啦、鄉公所的公務員平

地人來都推給我姊夫；我姊夫是入贅的，我們有五個姊妹只有我姊夫是

入贅的，所以有客人都會帶到家裡。 
訪談者：所以當時妳也在那裡？ 
受訪者：沒有；我最怕老師，到三年級我才去讀，身體不好。 
訪談者：那為什麼會結緣？ 
受訪者：他跟我姊夫很好，他們都是用日語溝通，很談得來；而且不管誰來，里

長、還有會煮菜的人都會來幫忙、聊天、煮菜、殺雞，他剛好也到那邊

吃午餐，結果聊一聊就跟我姊夫說有一個老師沒結婚，把妳的小姨子介

紹給他，可是不可以給部落的人聽到，然後他也沒去幾次，第 16 天就

訂婚了。 
訪談者：從認識到訂婚 16 天？ 
受訪者：對啊；他也是被逼，我爸爸不肯，是我姊夫跟他很好，然後我姐姐說公

務員很好，因為我身體不好，她說妳嫁給農人又要種田、又要曬穀、又

要幹嘛的；妳嫁給公務員有固定工作有薪水也一樣是原住民，我爸爸很

討厭外省人，因為以前我哥哥被抓去當日本兵跟外省人打過死掉；我爸



爸以為他是外省人剛開始很討厭，後來才知道他是原住民賽夏族才沒有

反對。 
訪談者：你們那邊稱賽夏族叫什麼？ 
受訪者：mabuyo 
訪談者：也是一樣啦；所以妳是結婚才看到風老師喔？ 
受訪者：沒有；是家庭訪問我姊夫說來幫忙老師倒茶，然後發抖地在倒茶就趕快

躲避就讓他們聊天；結果好像是鄰長傳到部落去，後來部落的人都說

好，因為部落要打獵才有肉好吃；所以跟他要一條牛，他也說那我來回

去問，可能他自己有女朋友。 
訪談者：是喔； 
受訪者：可是很多部落的人都會逼；他們要吃所以討豬討牛，就拿著我的照片回

來問家裡人；他爸爸媽媽都很老了，也不會說日語，就帶他叔叔走路上

來，他叔母說怎麼這麼遠，可是還很小耶；那就這樣訂婚好嗎？所以第

16 天就訂婚了。 
訪談者：那是幾歲結婚？ 
受訪者：十七歲。 
訪談者：十七歲以前一直都在那邊？ 
受訪者：嗯；小孩子工作跟老人家一起，小時候身體也不好啊。 
訪談者：那 16 天就過來囉？ 
受訪者：沒有；是他們講好一兩個月後結婚才過來，我不知道結婚原來就是要賣

給他；來這裡 10 天很不習慣，走八小時換車到南庄然後走路到向天湖，

我找這個風老師太難，真的嫁這個風老師太累了，家裡又是沒有人的地

方，又都是杉木真的很累。 
訪談者：以前向天湖就是這樣。 
受訪者：以前要從南庄走到向天湖 8 個多小時，怎麼還沒到?好像要到天上一樣。 
訪談者：所以妳以前只會講泰雅語？ 
受訪者：對。 
訪談者：那來這邊怎麼辦？ 
受訪者：來這邊第 10 天我們就去桃園，他要教書了。 
訪談者：妳就留在這裡？ 
受訪者：沒有；帶去那邊半年六月才調回來，暑假才到向天湖去住，47 年 1 月

結婚，暑假就搬回來了，之後他去蓬萊一年，把我丟在向天湖跟老人家

工作；那時很想自殺，叫我在那邊又沒有好吃、晚上又很怕，然後話又

不通，都聽不懂在講什麼，他們叫我來聊天，我都蓋棉被哭勒；朱阿良

的爸爸講話又很粗，風秀雄的媽媽講話又像小鳥，我的記憶好像都是動

物在聊天。 
訪談者：聽不懂啦。 



受訪者：對啊；聽不懂，每一個人的聲音都不一樣，我在想這是甚麼地方?怎麼

會跑到這裡來?我們的廁所都在外面又離房子很遠，那時候他在蓬萊，

我會睡不著假裝上廁所跑到菜園偷偷的哭；很想跳下去自殺，因為這

裡好像沒有我的容身之地一樣。 
訪談者：多久才習慣生活？ 
受訪者：一直都不習慣；賽夏族以前會歧視泰雅族，去哪裡只要講話尾音有 bas

的音都是在講我，他又很喜歡帶我出去走；但我知道只要有 bas 的音我

都會很難過，可是又沒有人可以講又沒有電話，寫信也要很久，沒有其

他朋友。 
訪談者：都沒有人其他泰雅族人嫁過來？ 
受訪者：都沒有啊。 
訪談者：所以妳忍耐很久了？ 
受訪者：對啊；我本來很漂亮的白白胖胖的。 
訪談者：現在也是啊。 
受訪者：我一直都沒有回娘家；本身也沒有錢回娘家，到有小孩以後才回去；聲

音也變了，沒吃什麼都在種田啊採茶的，要跑也沒有錢啊。 
訪談者：就我所了解妳是光復後才受教育的，以前在家的時候是不是都要學些家

事、農事、織布這些事情那個時候妳都會了嗎？ 
受訪者：不會；那個時候我會搓苧麻、紡紗織布沒有學；我媽媽很會織布，家中

的一些布都是她織的，家裡也很整齊很乾淨，那時我很想學，結婚之前

有教我一點，可是我小時候身體不好腳沒力，織的布都像鋸子一樣，被

她罵還會拿棍子打我，她說：妳怎麼這麼笨；因為以前材料都是自己的，

所以很珍惜，那些材料一點點斷掉我們也都要接；我們以前很會接苧

麻，靠這個生活。 
訪談者：都是苧麻？ 
受訪者：都是；自己種的，要搓苧麻，被她罵說怎麼這麼笨然後就沒學了。 
訪談者：妳嫁過來的時候向天湖有種嗎？ 
受訪者：我看到向天湖有一點點；我婆婆有種，我們以前不是織布，苧麻做來賣。 
訪談者：不是自己用的？ 
受訪者：不是；用苧麻換錢，我剛嫁過來有去幫忙做；做好就拿去賣。 
訪談者：那後來結婚生小孩；為了養小孩就沒有辦法去織布？ 
受訪者：對啊；有四個，他調東河我才搬下來住在宿舍，那宿舍也是雞舍用掃把

掃叫學生用水沖一下乾了就搬進去做床。 
訪談者：那時候的學校宿舍。 
受訪者：住宿舍以後就連續生四個小孩啦；都是去做工，颱風天也去都沒有在編

織。 
訪談者：以前都是為了生活啦。 
受訪者：對阿；為了生活以前政府也沒有重視傳統文化。 



訪談者：就妳的理解，妳那時候沒織布也沒有聽到附近有人做？ 
受訪者：住在下面的泰雅族有做；我們搬到東河鄉公所，為了三角湖的發展就要

求我們家政班要織布，這裡是泰雅族比較會織；可是我沒有學，但很羨

慕石壁班的都在織布，我們是去三角湖表演跳舞。 
訪談者：那是多久的事情了？ 
受訪者：大概是民國六十幾年的事情；74 年左右我們賽夏歌舞團全國舞蹈比賽

冠軍。 
訪談者：你剛剛說旁邊泰雅族的會編織；那妳那邊的泰雅語跟這裡的泰雅語能通

嗎？ 
受訪者：可以通；但音調不太一樣。 
訪談者：所以基本上還可以溝通啦。 
受訪者：可以溝通。 
訪談者：在什麼時候妳下定決心要開始織布？ 
受訪者：其實織布是剛好有個修女。 
訪談者：修女？ 
受訪者：嗯；他以前都是到國外的教會演講，她說台灣的名聲很不好，原住民沒

有文化；她很傷心賣女兒、賣老婆的老公就靠老婆吃飯，也不去找工作，

都被賣到國外。 
訪談者：對；台灣有一段時間都是這樣。 

受訪者：對阿；那時候民國八十幾年去上課，她跟省政府申請經費，然

後放棄她修女的職業來幫我們保存傳統技藝；她說以前老人家怎麼可能

沒有文化，小時候都會織布又有很多傳說故事，還有很多的傳統禁忌；

她就開始招集，那時候 83 年，她要 35 歲以下的人，可是那時候我已經

五十多歲了。 
訪談者：超過了。 
受訪者：超過了；我很想去但沒辦法，結果隔天要開班報名的人不踴躍，還有

30 個名額就叫我去，就趕快準備東西去上課；那時候我的年齡應該是最

大，還好那時候南部人看起來跟我一樣都很平均；初級班是上傳統編織

法，比較簡單，5 天的課程星期一下午到星期五結訓，星期六就回來。 
訪談者：喔；最初就是從那邊開始的？ 
受訪者：對；從那邊開始，後來 84 年又上中級、高級班，各一個星期後就結束；

我學習的時間很短，只有在課堂上學基本的之後都是靠自己摸索，我很

有興趣，這樣隨便織一織好像很好玩可以配色、可以平織，後來會編的

去台中技藝中心上師資培訓課程，一星期四天，可是結訓的時候要上台

教，我又不懂怎麼教?所以會怕；第一期還好有讓我們過關；他們說好

啦！都有通過可以回去教了，之後我就開始教學校、還有部落有興趣的

人。 
訪談者：後來妳就自己成立一個工作室？ 



受訪者：工作室不是自己弄的，要感謝鄉公所；那時候我們去參加中華工藝展，

鄉公所小姐叫我們準備跟石壁班一起參加，那時我做很多送過去後，也

沒說要去哪邊展覽，結果我的東西都沒有過去；去鄉公所問都是石壁班

的作品，那天早上石壁班的人才臨時說要我的作品；我很高興帶過去，

結果還要相片與說明資料的東西，鄉公所的小姐打電話說再延兩個星

期，之後我就趕快趕工織布；兩個星期後拿去，鄉公所小姐再幫我照相

與寫規格資料說明，沒辦法我不懂只好請小姐幫忙，其他人都弄好好

了，只有我當場還在整理，小姐說我們不要全部一起去展，我幫妳們申

請自己設立一個工坊；因為不曉得要怎麼弄，我那時候很怕，結果鄉公

所的小姐用石壁工作坊設立；我在東河就用瓦祿工作坊；還有一個用古

優工作坊，成立三個工坊到台北去展，85 年去那邊成立的檢討會很開心

喔；她說我會幫妳們，因為我只會織布，對這個不了解都是靠人家幫忙；

86 年要申請資料也都送過去了，結果鄉公所的小姐死掉，後來一直開

會，我想有也好沒有也好，他們說我嫁給賽夏的就做賽夏的東西，另外

兩個嫁泰雅就做泰雅的東西，因為我懂得不多我不太喜歡，要怎麼走要

怎麼做?他們說沒關係，我們會幫助妳們，每個月還有薪水；古優工坊

的負責人一直很想要爭取，後來 86 年工坊有了補助，就開始整理工坊，

從小小的平房整理；以前家裡一樓沒有辦法織，都到樓上去織布，後來

覺得不可以在樓上，就開始把樓下的小房間打通當工坊，後來開始學織

布機，但又不懂只好用自己的錢去找老師來教，開工作坊後還是有很多

不會，所以還是一直找老師學，到老師那邊買魚買菜兩天的時間都是利

用晚上的時間學；之後也跟老師買了高機開始學著練習，開始做工坊時

很緊張，自己甚麼都不懂便開始摸索，沒人教你怎麼去織布，自己要開

始設計；很辛苦的一直在研究賽夏的圖騰，每天晚上都做到凌晨一點，

因為有太多東西還不懂，白天又人來人往的根本沒有時間創作學習；又

要教人又要顧遊客很辛苦，每天晚上九點吃完晚餐就開始整巾準備織

布，每次風老師不准我做，兩個人都在吵架；以前每天早上四點我們都

會走到南庄散步再買菜坐車回來，自從我織布後變他自己走，我都趁他

出去時趕快整巾開始織布，然後看時間差不多要回來了，我就趕快收起

來去煮飯；我很笨但是很有興趣織布，剛開工坊責任很重，又是賽夏的

工作坊，我一定要把賽夏的東西做好，一開始客人來的時候，都被笑說

賽夏的工作坊這麼可憐這麼小；賣衣服只有掛幾件衣服又沒標多少錢，

我也不知道要賣多少錢?他就問妳做幾天?我說我做很久，這樣算又不划

算所以後來就沒買，我是想為賽夏的工作坊名譽，就一直織、一直在家

裡摸索；剛好風老師去台北八年，我那時盡量做，做到全身都貼滿了藥

布又被人家笑，他們就說妳不要做了，做那麼辛苦做了這麼多東西，妳

已經變殘障了；很多人都不要我做這個，還會被罵說我是泰雅族的不要



作賽夏族的工坊，我是泰雅的但我又嫁給賽夏的人，那要怎麼辦?我做

事情都會被人家歧視。 
訪談者：這個過程；是從 86 年成立工作室開始，講的是說要賽夏的東西但又沒

有基礎、沒有老師、也沒有很了解賽夏文化，後來是怎樣變成現在的

樣貌？ 
受訪者：我那時候看到隔壁有兩件賽夏的服裝；就開始用放大鏡研究看織法怎麼

織卍字的圖騰，都從很小的開始練習，圖案現在我還留著，我自己畫得

好像很大，但其實做起來不會；然後開始利用晚上風老師不在，一個人

在那邊研究，其實真要有心的話會有老人家在教；不是拿妳的手教。 
訪談者：在你的腦海中就出現了？ 
受訪者：在身後；我媽媽跟我姊姊都很會織，那時候很安靜，我好像有聽到有人

在說『對；這個要這樣；穿過來這樣做』；大概是十一點到一點那個時

候，不會累、也不想睡覺心裡一直有聲音在教我很小聲的『這樣……這

樣……』；我也不懂，可是不知不覺有一點圖案出來，就知道原來是這

樣做，我以前畫得很多圖案可是織起來都不對，在練習的時候都被我剪

掉裱起來，練習過程很久，我也不喜歡工坊，壓力很大；要不是有招牌

我也不想做。 
訪談者：經過了這十幾年來，你的工坊有小小的規模也可以自己設計了；現在我

知道賽夏文物館那邊有很多妳的作品，將來不管幾百年，東西就是會一

直在那裏；妳覺得妳這樣做有對賽夏族付出貢獻嗎？還是說還不夠？ 
受訪者：以前因為我們有矮靈祭，所以剛開始只是很單純的想做矮靈祭的衣服；

剛好原民會說要做布，就開始幫他們弄，像文物館的窗簾都是，可是這

樣幫他們做布又沒有拿到全部的費用；飛機場那邊都有我的布，賣衣服

的賣包包的都有，可是那時候不懂得珍惜，我做這麼多布都放在家裡，

自己還要整理，放到二樓去後就開始剪一段一段拿出去；其實要是政府

重視我的話，免費給你拿到文物館都可以，文物館是我先生爭取的，那

時候的報紙都還留著；若重視，我的工坊的話贈送你們都可以，可是那

幾年很難，我做的都被歧視；民國 90 年可能是政府沒經費，所以就把

我給放棄了，我自己也不是很懂那些計畫要怎麼寫，靠別人寫的話又不

行，我又只會做；有那些布以後，第一年做賽夏族的衣服是花自己的經

費，因為他們都一直說我是泰雅族的，所以衣服做好送給老人家回饋給

他們，送給長老一件長的還有一件短背心；送好幾次喔。 
訪談者：現在說妳是泰雅族不是賽夏族，這樣的聲音應該很少了？ 
受訪者：現在沒有了；是以前剛開始，從 90 年我變成個人工作坊以後，我有回

饋給老人家，以前要做什麼事情，有遊覽車來上面都有我的朋友，但

就是不進來跑去別的地方，現在也不錯了，我還會織傳統的衣服，雖

然過程很辛苦；也希望年輕的能來傳承下去。 



訪談者：講到年輕族群；有一段時間你有收學生對不對？妳覺得這些學生學習的

狀況好不好？ 
受訪者：以前有政府經費可以培養學生；可是那經費也不好拿，大概有十幾萬，

每次都要很久才會下來，第一期的學生都不錯、很認真，老人家都很喜

歡；第二期是年輕的也都不錯，可是也都結束了。 
訪談者：那有傳承到嗎？ 
受訪者：有阿；現在有風順恩在做；她第一期在我這邊，所以人家說妳沒有傳承

不行，現在順恩都已經有工坊啦；她還有自己的創作，他也很會去跑，

我不會我只會做而已，還有一個高月英也來我這裡學，之後回去五峰也

跟工坊合作當老師；她會開車所以到處教織布，可是現在身體也不好就

在家帶孫子，有一段時間她都在鄉公所教。 
訪談者：現在織布的材料變化也很大，以前材料苧麻都是種的；現在都用買的了。 
受訪者：現在有人在賣苧麻，品質也比較好了；以前的苧麻不好織，很多棉絮會

黏我還要做蠟，後來 90 個人工作坊她們一直鼓勵我，可以申請經費教

學生，還好有通過也教了兩個學生；其中有個學生去比賽有得全縣服裝

組第二名，二萬五千元的獎勵金。 
訪談者：所以學生還是沒有白學還可以得獎。 
受訪者：沒有白學啦；他很認真，她現在教會工作，喜歡有領薪水；做織布很辛

苦，手不動都沒錢，我是還好有風老師養我，剛好我也有興趣教學生。 
訪談者：現在工作坊雖然有商品的交易，但嚴格講起來還是不夠生活？ 
受訪者：以前我都跟我女兒到處賣作品；哪裡有活動我們三個月前就會接到電

話，問我要不要去擺攤？去要賣、又要教、自己又要做，如果明天要去

今天根本不用睡，因為要趕作品、還要設計做一些眼鏡袋、鉛筆盒還有

印章袋等等很多東西，這樣子賣哪裡可以賺錢；我女兒以前是從台北每

個星期都來幫忙，沒有薪水她也是幫我顧，後來我女兒講說『不要再做

了也不要再賣了，這很辛苦，有些是賣出去有些是不見，妳有辦法存錢

嗎？』，所以就不跑活動了，這個家是因為有工作坊的招牌，但也不是

我的意願，是鄉公所幫我寫了很大的招牌；招牌弄麼大不做好像也不

對，那時候弄工坊家裡有貸款，風老師又在台北，我跟我女兒把這個家

拆掉裝修工坊，風老師回來一直罵；那時也有裂掉跟漏水，所以才弄，

因為一直漏水，衣服都沒地方放了，我女兒說不要做這麼多，整理好有

地方掛就好了；沒想到家裡做好我女兒也結婚了，有老公就把我丟掉，

那時貸款好多，互助合作社每個月扣繳很多，又還有工程費，一個月差

不多要支出六萬多，頭很痛；還好彰化文化局打電話問我有賽夏族的衣

服嗎？聽到好高興一直說『有，但妳要來看喔』；她們來買走我收藏的，

本來我說不賣，但最後還是賣給他們，這樣我的生活就剛好可以打過去

了，還有花蓮師範學院打電話來說要兩套；再加上有一些遊客會來逛就

又賣出去，有時候打不過來的時候就會叫我女兒幫忙，這樣才慢慢去



還；風老師回來一直罵我，他也不知道這個狀況，那些布我自己搬上搬

下整理。 
訪談者：所以做這工作很辛苦。 
受訪者：很辛苦；我教學生真的很難教。 
訪談者：所以妳的作品有在彰化、台南、花蓮、台中及文物館。 
受訪者：也是靠你介紹的比較多；妳說要靠那些作品這樣子的話怎麼生活。 
訪談者：是沒錯啦；但也暫時能夠貼補一下家用。 
受訪者：也是啦。 
訪談者：現在妳做的那些作品已經成為文物館的鎮館之寶。 
受訪者：昨天也有一些東西送到日本的博物館；比向天湖那個作品再大一點。多

多少少啦，若是太多的話我們也做不來。 
訪談者：經濟效益也不夠。 
受訪者：所以我沒有做大量的，就做一點給人家收藏用的；妳們也收藏很多啦。 
訪談者：所以這好幾十年來；從跟風老師認識結婚，然後教養小孩一直到從事自

己的興趣，回想起來都進行的很順利嗎？雖然也有一點波折但還算順

利？ 
受訪者：還算啦；主要也要謝謝別人給我的肯定，沒有浪費我苦心去做的衣服，

至少現在看來別人很喜歡我做的這些圖騰。 
訪談者：現在看起來也有一些學生在做，其實收學生也不需要多，有心的一個兩

個就夠了。 
受訪者：對阿；學生其實不要多，多了反而麻煩，有些工坊說要 20 個學生，感

覺好像有點浪費錢；要教他們又要顧他們的餐點，結業了也沒有繼續做

下去，我們花了多少時間在教學生？哪有真正的學到；我覺得很浪費錢

而且很亂，其實要教就要教有興趣的、有心來學習的人但也不要太多，

就一到兩個人這樣比較學得到東西。 
訪談者：現在看起來老師的身體都還很健康，應該還會繼續下去？ 
受訪者：哪裡；十年前我很需要學生的時候，鄉公所又放棄我很傷心，那時候並

不是說我很會，是希望有一個很有心的跟我一起互相研究學習；那時

我又不懂又沒有門路，現在有人來跟我學，我要教還要煮飯給他們還

要給他們錢；那時候我說妳織完一批我給妳 500 元，那學生很會織但

比較沒有心，喜歡喝”飲料”，吃飽了才下來開始，然後才織五批布，

她爸爸生病了我又給她二萬五千去看病，之後我也跟她說會去工廠做

會不會比較好一點，因為這裡有做才有錢時間又長，其實很多賽夏族

的人不是不會織，都是要為了生活沒辦法這樣；我是靠風老師吃飯我

才有辦法。 
訪談者：妳自己的小孩有傳到嗎？ 
受訪者：我有教我媳婦；她說：『媽，這不是我們要學的，那麼辛苦又沒薪水還

要自己背去展示販售』，那我也沒辦法啦；以前我的動作是很快，晚上



都會做，賣了也很多白天人家來買晚上我就做，可是只賺錢沒辦法存也

很辛苦。 
訪談者：妳這幾年的成就，在我看來也許幾年後也不會有人超過妳。 
受訪者：會有啦；其實賽夏族人都很會串珠只是都不做，像這邊的鄰居她用串珠

做的臀鈴很漂亮，有人要他們就會賣掉，都做得很好看；我問說妳還有

沒有這些東西，現在也都沒有啦，所以不是不會，只是不做而已，也許

是錢的問題，為了生活而且從事這行也沒有甚麼利益；妳做得很漂亮給

人家看到拿去仿造，我們自己也會怕，像我創作這麼辛苦人家仿造也沒

辦法打官司。 
訪談者：著作權的問題。 
受訪者：對阿；像我做雷女圖騰的頭飾也被模仿，而且人家賣得更好，所以要怎

麼申請著作權，我也不懂，仿冒賣的還更好。 
訪談者：好；徐女士很感謝妳今天接受我們的訪問，謝謝妳！ 
受訪者：謝謝。 
 
 
 
 
 
 
 
 
 
 
 
 
 


